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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刘 的

烦恼

海 萍

那天胡局 长把 小 刘 叫 到 办公 室 ，

递给他 一张上级 有关部门的 财务检 查

通知 单，并叮 嘱了 一句，要招呼好检查

组成员。小刘接过通知单，若有所思地

走出了局长 办公 室。
前不 久有关部 门 也来检查过，小

刘 抱着希望的心情迎接 他 们，但 最后

又 以 失望的心情把他们送走。他的 茫

然 ，他的困惑没能与谁诉说 ：一向细 心

的 他 ，账务却出现 了 问题 ，账款 不符。
经过调整未达账项 ，银行存款对账单

上的余额比单位银行存款日 记 账余额

还要多出 两 万 多元。他把账检 查 了 个

遍，也找不 出原因。他知道长款绝对不

是记账过程 中的技术错误，曾怀疑是

因一些原始 支出 凭证 不 真 实造成的 ，

并把这个想法告诉 了局长，却惹得局

长十分不高兴。从那以 后 ，小刘再也不

提起长款的事 了 ，也不敢主动向检查

组提起，却渴望检查组能查出 来。但

是，每次检查时，检 查组人员有的只 侧

重于款项是否专款 专 用，有没有不属

于专款专用的 支出单据 出现 ，然后急

急忙 忙看看项 目 了 事；有的仅侧 重于

支出单据 里 有没 有单位 领 导签 字 ，有

无不合规的票据和白条抵库的现 象存

在。查来查去，最后检 查反馈意见书里

都写着专款专 用 、 票据合法、手 续 完

整、账目 清楚等评语。面 对这样的评

价，小 刘 不 但高兴 不起 来，反 而 心 里越

发变得沉 重，他 多么希望检 查组的工

作不要只 停留在凭证的表面上，多么

希望长款两万元的原因能水落石 出。

第二 天 ，检 查 小组一行三人来到

了 财务室，其中一位 纤弱的女 子从身

上拿出执法证 ，作了 自我介绍，说她叫

孙玫。说 着就 让 小 刘 拿出账本、凭证。

小 刘 看着这三 个年轻的检 查人员，感

觉有些纳闷 ，这些人怎么跟平常来的

检查组 不 大一样。他 们来检查没有按

常规先到局长 办公 室去打招呼，也没

有听工 作汇报，没有太 多的客套，只 顾

埋 头看账册凭证 ，并不停地在笔记 里

记 着。直到快下班时，孙玫 才对小 刘说

要借用一下复印机复印凭证。

一 连好 几 天 只 见 孙 玫 一人 来 检

查，小 刘 纳闷，怎 么没见其他 两人？孙玫

说 他们对一些原始 支出凭证的真实合

法性 有疑问，需要到有关部门 去查 实

一下。孙玫 虽 然不爱讲话，看起来有些

冷漠，但却很 坦 诚、直率，也从不回 避

小刘提出的问题 ， 直觉告诉他 孙玫 是

一个值得信赖的人。又过了几 天，检查

组 那两位 出去检查的 同志先后 走进会

计 室，当 着小 刘的 面把核 查情况向孙

玫 作了如 下汇报：“其一是有几 张 支出

单据的 实际 用途与 支出单据注明的 用

途不符；其二是有些凭证付款金额 大

于收款人实际收到的金额；其三是在

资金往 来过程中，存在以 领代报的情

况 ，一些项 目资金不是经过银行转汇

到项 目施 工 单位的账户上，而是由项

目 施 工 单位 的 负责人直接 经手现 金，

等到 工 程项 目结束后 ，再到会计 室报

账，出现了 收 入与 支出同时做 账的情

况。”听完同 事的 汇报，孙 玫 转过 头 来

用询问的眼光望着小 刘：“你们的 账看

上去平衡，实际 上应该是不 平衡才对

吧？”小刘认 同地点点头，他有些按捺不

住激动 ，就把 长款 两 万 多元的事说 了

出 来。 检 查组听了 之后说他 还算具有

职 业道德，没把 长 出的款项私吞了。之

后他 们帮助 小 刘把 长款的原因作了进

一步分析：长款是由于报账的人多列

报 支出 而 又没有足 额的现金支出凭证

作依据所造成的。那么 ，支出单据中大

于 实际 支付的现金部分，除了 长款的

一小部分外，其余的都到哪里去了？在

检 查组进一步追问下，小 刘 透露出单

位还有一人管 着另 一本账的情况。小

刘很谨慎，并让检 查组保 密，千 万 不能

说是他提供的。虽 然此 时的小 刘 感到

有些担心，但更感到从未有过的轻松。
本来打算三 天 就 完成 工 作的检 查组 ，

经过十天十夜认 真细 致 工 作，才把 审

计意见书写出来

在检 查组成员回 到各自原单位上

班的第三 天，胡局长手里拿着意见反

馈书 来到 了 孙玫 的单位 ，一进孙玫的

办公 室就激动地说 ：“我局上的会计人

员的素质太低 了 ，竟然做 出这样的账

来，我要撤 了 他们。”“局长你错了 ，你

怎 么能撤他 们的职呢 ，他 们还算诚实，

没有把长出的款项私吞 了。再说 你们

的账其 实做得很好 ，不好的是那些伪

造假 支出凭证的人和在这些原始 凭证

上签字的领导，一旦 领导在凭证上签

了 字，会计人员还敢说 不吗？保证原始

凭证的真实合法 ，不是仅 凭 会计人员

的努力就行的。只 有大家一起把关，特

别是领导把好 签字 关，才能杜绝那些

不真实 不合法的原始 凭证的出现。”孙

玫不急不忙地说道，而她的 两位 同 事

却暗自为她 捏一把 汗——你知道胡局

长在市里的地位吗？果然没过几 天 ，孙

玫 就 被调到单位 下设 的 一 个公 司 里，

临 走时上司 对她说：“下属公 司 需要一

个业务精练的 会计，想来想去觉得你

比 较适合。好好 干，工 作不分贵贱，依

你的 个性 ，在哪里都能把 工 作做 好。”

孙 玫 没有推辞，她只 是有些疑 惑 ，也有

中
国
财
政
杂
志
社



些不舍。她 太爱监督检 查这个工 作了 ，

还有几 个监督检 查的 意见报告没 来得

及写，也觉得有些惋惜。
当 小 刘 得 知 孙 玫 已调 离原 岗位

时，他感到难过，同时感到惭愧。堂堂

一个大男 子，竟然没有一个纤弱女 子

的气魄。为讨上级 欢心，为 不让 自己受

到伤 害，竟然 迁就退让 ，不敢大胆 维护

自己的工 作职责。他扪心 自问：能对得

起会计工 作这个岗位吗？自己还配做一

个会计工 作者吗？他 想他 不能就这样

“明哲保身”地混 下去 ，是该捍卫 自 己

职责和尊严的时候 了。在小 刘的再三

努力下，上级 部门要求抽调精干检查

组对小 刘 所在局的账务重新进行彻 底

检 查。当检查通知 单又 一次送到小 刘

的 手里时，“检 查组 长：孙 玫”的 字眼 又

一次 醒 目地跃 入小 刘 的眼里 ， 小 刘的

心因此 久久不能平静。

在到 处都讲诚信的年代里，会计

行业中的诚信的 实质是什 么样的呢？小

刘 不 想多发议论 ， 只 觉得孙玫 就是鲜

活的榜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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无言

田利军

四 月 正 是“非 典”肆虐的 时候 ，我

因公去A 市出差，住在S宾馆。不幸的是

S宾馆发现一例 非典病人，整个宾馆都

被隔 离了。

烦闷 无聊的 日 子 实 在 难以 打发 ，

一日去大堂转悠，见一身影好 生熟悉，

走近一看，竟是多年 不 见的老同 学阿

强。阿强 多才 多艺 ，资质极佳 ，大四 的

时候 注会已经全部“搞定”，人称“唐伯

虎”，就是脾气有点倔。阿强 见我也惊

喜万分，并称同 学小伟碰巧 也被 隔 离

在宾馆里。小伟是我同 室密友，聪明伶

俐，善于交际，人称“精灵鼠 小 弟”。于

是招来小伟同去餐厅共饮。

慨叹“非典”给 中国带 来的 巨 大不

幸之余，便 不 觉谈起毕业后 各自的磕

磕绊绊。小伟现供职 于某大型国企，做

内部审计。问 及近况 ，小伟抿 了 口 酒 ，

惬意道：“悠哉乐哉！终日喝茶，看报，真

是七仙女抽 大烟——云里 来雾里去啊！

偶 尔学学文件，到分公 司查查账。现如

今我是业务下降，牌技见长。如 此 而

已！”闻听此 言，我不仅 为之扼腕叹 息：

想当年在学校 这“厮”拿过5次 一等奖

学金，现在竟至如 此。
我把 目 光投向阿强：“兄 弟，近 来

可好？”

阿强马上收 敛 了 笑容，从哀怨的

眼神里透漏出一种无奈和愤慨，半杯

“古井贡”一饮 而尽。
“我虽励精图治，却屡战屡败。”言

罢，阿强很熟练地点燃一只 简装“北戴

河”，深深吸 了一口。

“此话怎讲？”我吃惊地问。
“毕业后 我先到 了 一家大型国企，

哥们不 笨，很快被提升为项 目 经理 ，春

风得意！”阿强自我解嘲，言罢又满满倒

了一杯。
“年底的时候 ，财务总监给 了我一

份价值2 800万 元的销售合同 意向 书 ，

让我先把账做 了。我说这不符合收入

确认的原则。总监说这个客户很讲信

用，收入确认只 不过是早晚的事，算不

上假账。而且这也是上面的意思。”阿

强 又深深喝了一大口 ，重复道：“上面

的意思！知道吗？上面的意思。”

“我很 犹豫，但我没有立即拒绝，

因为即使我不做，上面也会让 别人去

做。小时候我爸就告诉我要做老实人，

说老实话，办老实事。2 000多万不是个

小数 字，我不能睁着两眼说 瞎话。对

吧？”阿强扭过头问我俩 ，我木然耸了耸

肩，表示 不理解。
“ 第 二 天 我找 到 主 管 副 总 经理 ：

‘如 果我们总这 么做，投资者就 不 信 任

我们了 ，最终受害的还是我们’副总瞪

了我一眼，只 说 了 一句话：‘你脑袋有

问题吧！让你怎么做就怎 么做。’我不 死

心 ，又找到总经理 ，总经理也 只说 了 一

句话：‘做你该做的 事。’过了 两天，我

因上班迟到被公 司解聘了。”阿强一饮

而尽，然后把 酒 杯狠狠地礅 在桌子上，

又开始 倒酒。我忙阻拦道：“别喝了。”

阿强的眼睛已充满血丝 ，却很镇定地

说 ：“A little case（小意思）”，并深吸 一口

烟 ，吐 出一串串烟 圈。

“后 来我 又 找到 另 外一家企业，情

况 大同 小异，账目混乱，睁着两眼说 瞎

话，十几块钱的计算 器都放在固定资

产里充投资额。” 阿强露出鄙 夷的神

态，然后 自 豪地说：“没等公 司 炒我，我

就把公 司炒掉了。”

我瞠目结舌，无言以 对。
“5年内我跳 槽6次，女 友说 我是倔

驴，和我bye-bye了。现在我 又是自由

人了。”阿强还是那样豪气，但语 声中

却已透着苍凉。
“来，干！”三人同时而语，杯中酒一

饮而尽。

一阵沉 寂，空 气似 乎凝 滞 了。良

久，无言。
（作者单位：河北科技师范学院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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